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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顾建华

只要是上海人，差不多都欢喜荡马

路，我也一样。

实际上，早在六十几年前，我就已

经在荡马路了，当时陪伴着我的是父母

和阿哥。

那是一段非常短小的行程，从西藏

路、南京东路中百公司开始，一路朝东，

到浙江路永安、先施公司为止。当时，叫

是叫“大马路”，其实非常狭窄，马路上

终日摩肩接踵人气爆棚，外加一部 20

路无轨电车，隔着屁股在你身后一路

叮当、一路催促。

我们四口之家就在人潮中间笃悠

悠信步游走，也不顾走的是上街沿还

是下街沿。一歇歇中百公司出来，对穿

到“南华燕云楼”，一歇歇又随同大人

踱回到六合路转角的“利男居”，而“大

马路”对应的这两家商店，一家以北京

烤鸭闻名，一家以现做沙琪玛等京式

点心著称。姆妈、爸爸生怕漏过，又一

次横穿“大马路”，到泰康公司兜一

圈，然后，再一次折返到对马路的新

雅酒家，这里有母亲的至爱：叉烧包、

蛋挞必买。我们哥儿俩当场就在南京路

上一路吃过去，等一只叉烧包入肚，人

已经在对面食品公司了。

稍稍大一点，荡马路“搭子”换成阿

哥、表兄和邻居，去得最多的是顺昌路

太平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顺昌路的格局

有那么一点点像旧时北京天坛、南京夫

子庙门前的腔调。逼仄的角角落落：一

人一桌，可能是代写书信的，没文化的

苏北大脚娘姨在去顺昌路邮局汇款之

前，特地前来请老先生代书一封家信，

告知一下在东家屋里赚铜钿的不易，要

省着点，而老先生则戴着副滑到鼻梁下

头的断脚老花镜，一边探身侧耳倾听，一

边添墨疾书，一式由上至下、由右而左的

直排书写款式。

如果同样一人一桌戴墨镜装束，虽

则他也一身竹布长衫，但肯定不是代客

写信的，而是掐卦的算命先生。小伙伴轻

轻悄声探步上前，侬可以清晰听到算命

先生在问对方的生辰八字和生肖，然后，

伸出左手，逐一掐着几根手指默念：子丑

寅卯、甲乙丙丁，时而告知：“失物在南

方。”有时候，小朋友一时忍俊不住，扑哧

一声笑出了声，吓得算命先生头颈都缩

了进去，我们自己也吓得四散而逃。

至于那一人一凳一面盆的，肯定是

剃头师傅，操着一口纯正扬州闲话，常用

的家伙，大部分时间是一把锋利无比的

刮胡子刀，不过他可并不急着刮胡子，

而是在脑袋瓜上“用功”：剃个光浪头！

只见他一遍两遍反反复复来回在“磨刀

布”上刮擦，不时发出沙沙的声响，直到

火星闪烁才弓身刮剃，我们一帮小家伙

就偷躲在一边，深深为这个光浪头捏着

一把汗呢！

而一人一把破藤交椅、一只木头工

具箱的，是“擦皮鞋朋友”。如果来者是一

身西装的青壮年，往往夹着根卷烟，一只

手悠然插在西装裤袋里，直立着伸出一

只脚搁在皮鞋箱上，挨下来，师傅出手

了，一块墨墨黑的狭长条毛巾，先对鞋面

清除“蓬尘”，方法就是双手分别扯着毛

巾两端绷紧，然而，快如闪电来回拂拭，

直到“玉洁冰清”。接着上油，换脚等干，

最后，再一次闪电般拂拭，十分钟后，排

出八分洋钿抽身而去。

那一人蹲身一只菱桶边的，是山东

大娘在替炒货店剥陈蚕豆呢，那一人一

只小板凳的妇道人，则是绍兴阿姨在折

锡箔做元宝。

顶顶扎劲，顺昌路太平桥室内菜场

门前这一块白地，时有一大圈人围得水

泄不通，只听见里面热闹非凡，阵阵笑

声之中，还传来小镗锣的敲打声，我们

总要费好大的周折，一一扒开人群挤身

而入———一只小猢狲，一只老山羊和一

个矮老头，只见老头一声口哨，老山羊

迈开四蹄开始转圈，越转越急、越转越

快，一声唿哨，小猢狲飞快连蹿带蹦跃

身上鞍，一通眼花缭乱：拿顶、站立、正

手斤斗、反手斤斗、单手侧翻，真正一歇

歇小猢狲滚鞍“下马”，取过一面镗锣反

身一托，站在了众人面前：讨铜钿了，你

只要稍一迟疑，它立马放下镗锣，扑通

一声跪在你身前，长拜不起叩头不止，

直到你摸出钞票。此乃出了名的“猢狲

出把戏”！

上海人爱荡马路

“滚蛋”趣话
□ 顾仲源

“滚蛋”，我今天想说的是上海以及

苏浙闽等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

色小吃，即将新鲜鸡蛋或鸭蛋打入锅中

滚水（即开水）煮熟，加入食糖融化后

享用,也称为“水潽蛋”。它常常被当作

小点心用来招待客人，以味美汤甜表示

对来宾的尊敬，也寓意主人家庭生活幸

福甜美。

记得小时候，能享受“滚蛋”的机会

不多。那个年代家里养了几只母鸡，母鸡

生了蛋，母亲会在鸡蛋壳上写上日期攒

在罐子里，以便按日期先后食用。当我

们小孩中有哪个生病（感冒发烧之类）

初愈后，母亲会取出一个鸡蛋，做一份

带汤水的“滚蛋”，加上白糖后当“病号

营养品”。一旦吃了嫩滑香甜的“滚蛋”，

顿觉病情也减轻不少。而在旁看着的兄

弟姐妹只能羡慕得直咽口水———这是

病人待遇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还是凭证凭票

供应粮食和副食品的时期，一户居民人

家每月凭证供应 1斤鸡蛋，逢春节再增

加 1斤，所以说鸡蛋是“稀罕”的副食品。

因此，“滚蛋”作为小点心用来招待客人，

尤其彰显出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和隆重。

招待一位客人，一般用两个蛋，重要客人

则用四个蛋。

那个年代，二十多岁的我们兄弟姐

妹先后找了对象，对象的第一次上门，家

里总要热情招待，母亲更是非同小可。

我记得，不管是“毛脚媳妇”还是“毛

脚女婿”的到来，母亲在欣喜见面之余，

赶紧到厨房间，从罐子中取出四个鸡蛋，

在煤饼炉上架锅烧开水，小心翼翼地打

蛋一一下入锅中。那时没有冰箱，偶尔会

有因存放时间过久而散黄的鸡蛋，母亲

连忙将散黄蛋搁放一旁而再换一个蛋。

看着下入锅中的鸡蛋液从透明、半透明

状逐步变白，隐隐透出中间蛋黄的浅黄

色，母亲即将锅中散花蛋白和浮末撇去，

使得汤色尽可能清澈见底。她再用勺子

轻轻按压一下蛋白裹着的蛋黄部位，感

受那蛋黄是否到了稍硬尚软的程度。将

锅中“滚蛋”煮到里面的蛋黄处于约七分

熟的“溏心”（咬开后蛋黄尚能流动）时，

这是“滚蛋”的最佳状态。母亲往往拿捏

得恰到好处，她将四个“滚蛋”依次盛起

放入碗中，舀上适当的汤水，再加入白糖

搅拌一下，放上一个汤勺。

母亲笑容满面，挺有仪式感地将“滚

蛋”端到“毛脚”面前，热情地招呼着“吃

点点心，吃点点心”。盛情难却，“毛脚”也

就再要一个小碗，将那四个“滚蛋”分出

一个或两个放入小碗内。而且，“毛脚”还

要讲究“吃相”上品，要注意当咬破那“溏

黄”后，得轻轻吮吸，绝不能让那溏心蛋

黄流出来淌入碗里，且不能把碗中甜汤

喝完。这场合，“毛脚”不会将四个“滚蛋”

全部吃完，最多吃两个就停勺不吃了。这

并不是吃不下，在那个年代，即使六个

“滚蛋”也能全部下肚，只是“毛脚”需保

持适当的风度和定力。

诚然，当年我第一次上门到妻子

家去见她的父母家人，也是享用了“滚

蛋”的礼遇！

难以忘怀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妻子在家“坐月子”，产后的营养滋补

副食品采购也令人犯愁。尽管那时已

经出现诸如“鸡蛋换粮票”的营生，可

是家里也没有宽裕的粮票去换鸡蛋呀！

亏得我插队落户时队里的一位哥们，他

妻子在大队的机械化养鸡场工作，靠着

这层关系，哥们妻子向养鸡场领导打招

呼后买了十斤鸡蛋，当她将满满的一篮

鸡蛋送到我家时，犹如雪中送炭，让我

感激不尽！

以后一段日子，妻子天天早上吃“红

糖滚蛋”滋补身体，到后期甚至感到吃腻

了。至今说起这件事，妻子还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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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志豪

我的“老师”，大名佳

妮，芳龄十岁，乖

巧可爱。

佳妮“老师”的年

龄决定了她的施教方

式只能是随意的、即兴

的，甚至是恶作剧的。

而我虽已年逾古稀，也

只能放下身段，接受她

的耳提面命。

我的“老师”常背一

些古诗，有时我会被她

撩拨得技痒难忍。一次，

我自告奋勇，请“老师”

听听我吟哦古诗的水平

如何。可是，“老师”在听

我背诵的五言律诗后，

头摇得像拨浪鼓：“一点

都不好，前鼻音和后鼻

音不分，翘舌和不翘舌

不懂，不及

格。”把我说得很伤心。于是，

我诚恳向“老师”学普通话，

虽然积重难返，见效甚微，但

在“老师”的督促下，我的普

通话有了明显进步。

我有个不文明的口头

禅，看见不合心意的事，就

会骂上一声：“狗屁！”平时

我和“老师”在一起时，总是

小心谨慎，不让那句粗野的

口头禅溜出嘴边。最近，在

看电视新闻时，我看到一件

不平事，一时放松警惕，口

头禅冲口而出。我还没有意

识到，“老师”却已经大笑：

“哈哈，你骂人了，不文明！”

从此，我特意在自己的嘴上

加了一把锁。

我的“老师”平时喜欢突

然袭击。一次，她忽然笑眯眯

地问我：“竟”字是什么部首？

我马上说：“立”部，并且立即从字典的

“立”部里找到了“竟”字。“老师”却说：

错，正确的答案是“音”部，她也在字典

的“音”部里把“竟”字找了出来。我对

“老师”说：这说明我们都对。老师却撇

着嘴说：“在字典里，你的‘竟’字右上

角带‘。’，说明是过去的部首；而我的

是规定的部首。所以我是对的。”虽说

是“师命难违”，但对“老师”的说法我却

只能存疑。

我的“老师”偶尔也会来一点恶搞。

一次，她在练习钢琴时对我下达指令：

“现在我弹两个曲子，你听听看，哪一个

好听。”于是我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

样子，其实心思早已“开小差”。两首乐

曲弹罢，“老师”坏坏地笑道：“你觉得哪

一首曲子好听？”我信口胡诌：“第一首

很好听，可是第二首比它更好听。”她乐

得在沙发上打滚：“哈哈，第二首是我胡

编乱弹的，你上当了吧！”我只得尴尬地

讪笑。

有人会说，你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

女孩称为“老师”，羞也不羞？其实，能者

为师，天经地义，从来没有规定老师年

龄一定要比学生大。

多年来，“老师”和我相处，童颜白

首，亲昵开心，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我不叫她的芳名，而叫她的奶名“妮

妮”；她也不叫我的大名，而叫我的身

份“爷爷”———不错，她是我的孙女，我

是她的爷爷。


